
丰子恺与翻译
与鲁迅同时翻

译日文版 《苦闷的象

征》

丰子恺先生的文学道路 ，是

从翻译起步的。 1921 年冬，24 岁

的丰子恺在日本留学 10 个月后

坐船回国。在漫长的海上旅途中，

丰子恺开始翻译英日对照的屠格

涅夫小说《初恋》。

《初恋》于 1931 年才出版，比

丰子恺 1925 年最早出版的《苦闷

的象征》 迟了 6 年， 但他依然把

《初恋》称为自己“文笔生涯的‘初

恋’”。这部英汉对照的注释读物，

在当时普及俄罗斯文学过程中，

曾影响了一代文学爱好者。 作家

王西彦曾回忆自己 “对屠格涅夫

作品的爱好，《初恋》 的英汉对照

本也未始不是渊源的一个方面”。

由于丰子恺在日本 10 个月

的苦学生涯， 对日本民情风俗和

日本文学有许多切身感受， 因而

他一见到日本优秀作品， 便有译

介到中国的冲动。 丰子恺后来回

忆当年在日本见到古本 《源氏物

语》 情景时说：“当时我曾经希望

把它译成中国文， 然而那时候我

正热衷于美术、音乐，不能下此决

心。 ” 这是当时丰子恺的一个梦

想，40 多年后，这梦想变成现实。

丰子恺带着许多甘美回味从

日本回国， 不仅在归途中翻译了

《初恋》，1925 年 4 月还在商务印

书馆出版了他的第一本译著———

《苦闷的象征》。 这是厨川白村的

文艺论文集。当时，鲁迅先生也已

将《苦闷的象征》译毕。 两种译本

同时译出并分别在上海、 北京的

报刊上连载， 又分别在上海商务

印书馆和北京北新书局出版。 鲁

迅在 1925 年 1 月 9 日写给王铸

的信中提到此书 ：“我翻译的时

候，听说丰子恺先生也有译本，现

则闻已付印， 为 ‘文学研究会丛

书’之一。 ”

1927年 11月 27日， 丰子恺

去内山书店拜访鲁迅先生， 谈起

翻译《苦闷的象征》时，曾抱歉地对

鲁迅说：“早知道你在译，我就不会

译了。 ”鲁迅也客气地说：“早知道

你在译，我也不会译了。 其实这有

什么关系，在日本，一册书有五六

种译本也不算多呢。 ”据说，当时

年轻的丰子恺听了很是感动。

53 岁学习俄文，

几个月后翻译 《猎人

笔记》并出版

丰子恺的翻译，早期主要集

中在上世纪 20 年代至 30 年代

初。 除了《苦闷的象征》《初恋》，

还有 《自杀俱乐部 》以及艺术教

育类的教材性质的作品 ，如 《艺

术概论》《生活与音乐》等。 另一

个时期是上世纪 50 年代至 60

年代初，这个时期是丰子恺翻译

的黄金时期， 生活相对安定，时

间充裕，主要译作除了他钟爱的

艺术教育类外 ，重点完成了 《猎

人笔记 》《夏目漱石选集 》《石川

啄木小说集》《蒙古短篇小说集》

《落洼物语》《肺腑之言》等，同时

又完成了百万字的日本紫式部

的《源氏物语》上、中、下三册。 这

些译作成为丰子恺文学世界里

的一个重要方面。

丰子恺翻译成果之丰与他的

苦学分不开。 丰子恺到日本后，

“白天在川端洋画学校读美术，晚

上则苦攻日文和英文。他学日文，

并不去专为中国人而设的学校，

他嫌这些学校进度过缓， 却去日

本人办的英语学校， 听日本老师

用日语来讲解初等英语， 从这些

教授中去学习日文”。

53 岁那年，丰子恺重拾俄文

学习， 几个月后便能读托尔斯泰

的俄文原著《战争与和平》，最后

将 30 余万字的屠格涅夫《猎人笔

记》译成中文出版。据他的女儿丰

一吟撰写回忆， 丰子恺学习一个

外语单词，一般分四天学，第一天

读 10 次、第二天读 5 次、第三天

读 5 次、 第四天读 2 次， 合起来

22 次。 在开始翻译时，丰子恺极

为认真， 力求每个词字句都能做

到信、雅、达，所以丰一吟在与他

合译时，常常发现“父亲仰靠在椅

背上望着窗外十一层楼的洋房发

呆的时候， 十有八九是为了想形

容词的译法”。 也正因此，今天读

丰子恺的译作， 仍能感到他笔下

的译文文笔流畅、辞章丰富、文采

斐然。

弥足珍贵的 《丰
子恺译文集》

由浙江大学出版社整理出

版，共 18 卷 500 多万字的《丰子

恺译文集》虽未达到全集的程度，

但已弥足珍贵。 除了《源氏物语》

《我的同时代人的故事》等多卷本

大部头， 还有上世纪二三十年代

丰子恺发表在一些报刊杂志上的

翻译小说。

《丰子恺译文集》 值得关注

的， 是收入了丰子恺当年应出版

社之约翻译但从未出版过的日本

著名作家中野重治和大仓登代治

的长篇、中篇小说。其中，《肺腑之

言》 是中野重治的自传体长篇小

说，《派出所面前》 是他的短篇小

说；《美国猎》 是日本作家大仓登

代治的中篇小说。 这些作品都是

丰子恺在上世纪 50 年代末或 60

年代初的译作。

《丰子恺译文集》里，除了日

本作家石川啄木、和田古江的小

说，还有苏联作家柯罗连科的短

篇小说以及美国作家霍桑的《泉

上的幻影》、李奥柏特的《大自然

与灵魂的对话》等一些很让人养

眼的美文，以及一些有滋有味的

短篇小说；还有日本《竹取物语》

《伊势物语》《落洼物语》 三部小

说，厨川白村的《苦闷的象征》和

英国作家史蒂文生的《自杀俱乐

部》。 日本作家夏目漱石的中篇

小说《旅宿》，日本作家德富芦花

的中篇小说 《不如归 》以及蒙古

作家达姆定苏连的四个短篇小

说 ，其细腻 、其清新 、其缠绵 、其

优美，相信都会给人耳目一新的

感觉。

综览丰子恺先生译文， 可看

出丰子恺先生的审美风格和译笔

文风。这些译文里，丰子恺以他丰

富的学养和渊博的知识， 使他笔

下的译文真正做到了传统的信、

雅、达的要求。 人物故事的生动、

描述的生动准确、语言的丰富，哪

怕一个细小部位， 丰子恺总是尽

量用最贴切甚至贴切到精确的程

度来描写。可见，丰子恺的翻译是

从来都不肯马虎的。

丰子恺文学活
动的偏好

从翻译屠格涅夫的《初恋》着

手， 丰子恺的文学活动明显显露

出自己的偏好：

一是对俄罗斯文学的喜爱 。

他读过不少俄文原作，上世纪 50

年代又专门翻译了屠格涅夫的

《猎人笔记》这部被许多名人赞扬

的小说，列宁曾“多次反复地阅读

过屠格涅夫的作品” 后称赞其语

言的伟大而雄壮。托尔斯泰认为，

屠格涅夫的风景描写达到了顶

峰，“以致在他以后， 没有人敢下

手碰这样的对象———大自然。 两

三笔一勾， 大自然就发出芬芳的

气息”。 现在猜想，屠格涅夫的这

种手法， 与丰子恺的漫画创作思

维恐怕有某些共通之处， 所以艺

术的共鸣性让丰子恺先生特别钟

爱屠格涅夫的作品。

二是对日本文学的情有独

钟。丰子恺早年留学日本，对日本

的风土人情、山川风物十分了解，

他曾说：“我是四十年前的东京旅

客， 我非常喜爱日本的风景和人

民生活，说起日本，富士山、信浓

川、樱花、红叶、神社、鸟居等浮现

到我眼前来。 中日两国本来是同

种、同文的国家。远在一千九百年

前，两国文化早已交流。我们都是

席地而坐的人民， 都是用筷子吃

饭的人民。 所以我觉得日本人民

比欧美人民更加可亲。 ”

他又说起：“记得有一次在江

之岛，坐在红叶底下眺望大海，饮

正宗酒。 其时天风振袖， 水光接

天；十里红树，如锦如绣。 三杯之

后，我浑忘尘劳，几疑身在神仙世

界。四十年来，这甘美的回忆时时

闪现在我心头。 ”

对日本风情的喜爱， 是丰子

恺对日本文学的了解和熟悉引起

的，他的这种情感，浸淫在日本文

学的翻译里。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

他的翻译， 大量的是日本国作家

的著作，如田边尚雄的《孩子们的

音乐》和《生活与音乐》、黑田鹏信

的《艺术概论》、上田敏的《现代艺

术十二讲》、门马直卫的《音乐的

听法》、 森口多里的 《美术概论》

等。 可以说， 丰子恺在日本留学

10 个月的日本的艺术熏陶对他

一生的艺术价值取向至关重要。

丰子恺的译文 ，

艺术价值与思想价

值皆具较高水准

屠格涅夫是俄国大文豪 ，其

生平和文学贡献，丰一吟在《猎人

笔记》的“译本序”中有充分精到

的介绍。 《落洼物语》中有关三部

物语在日本文学史上的地位和影

响及其艺术成就， 唐月梅先生在

其 “译本序” 中也作了酣畅的阐

述，读者从中可增长许多知识。

至于丰子恺翻译的蒙古小

说， 其作者是著名小说家达姆定

苏连， 也许对今天的读者来说已

颇为陌生， 况且蒙古小说在中国

的读者群并不众多。然而，正是这

一原因， 许多中国读者失去了领

略蒙古小说的风采的机会。

达姆定苏连是诗人、散文家、

翻译家兼文学评论家，其作品《被

遗弃的姑娘》 被选入蒙古文学教

科书。 1908 年他出生于蒙古国一

个放牧者的家庭，16 岁以前和家

属同在广阔无涯的蒙古草原过着

游牧生活， 有条件观察人民生活

世态。 18 岁时，他参加人民革命

军，同时立下文学志向，并开始翻

译和创作。 1933 年至 1938 年，达

姆定苏连到苏联求学。 上世纪 40

年代他担任蒙古人民革命党中央

委员会机关报《乌南》主编。 丰子

恺翻译的达姆定苏连四个短篇小

说， 主要反映蒙古普通人民的生

活情况，有人评论是“严格的现实

主义，生活的知识，以及将生活充

分具体地表现出来的愿望， 在达

姆定苏连是和温暖的抒情主义以

及看到祖国生活阴暗面的人物的

轻松幽默结合在一起”，所以“在

他以简单而明朗的笔调描写故乡

的自然景色中特别明显地流露出

来”。 这些评价，也在丰子恺的译

文中显得格外充分。 那种身临其

境的感觉以及蒙古大草原上那种

草的气息，从字里行间扑面而来。

那种与草原生命同在的骏马的拟

人化描写中， 让人在阅读中深切

地感受到草原上人们与马的那种

影形不离、相依为命的深厚感情。

相信这些蒙古小说对今天的读者

来说， 将有一种久暌的淡淡的而

又亲切自然的感受。

丰子恺翻译的日本著名作家

中野重治的自传体长篇小说 《肺

腑之言》， 曾获日本 1955 年度每

日出版文化奖。 在现当代日本文

学发展中， 中野重治的地位与小

林多喜二齐名，是诗人、小说家、

评论家。

中野重治 1902 年 1 月出生

在日本福井县现坂井市丸风町，

1924 年进东京帝国大学文学系

德国文学专业学习， 次年加入社

会主义研究团体新人会。 1926 年

初，中野重治创作的小说《愚蠢的

女人》获《静冈新报》一等奖。同年

受委派参加共同印刷厂罢工斗

争。 自传体长篇小说《肺腑之言》

就是主要叙述受新人会委派去组

织罢工斗争这段经历。

丰子恺的翻译作品， 题材不

一、风格各异。他的译文与其散文

一样， 都是丰子恺文学世界的宝

贵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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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丰子恺先生，喜欢

他漫画的人往往将其看成

大画家，喜欢他散文的人则

认为他是散文大家。其实，丰

子恺天资聪慧，勤奋刻苦，精

通英文、日文，53岁又开始学

习俄语并翻译俄国文学作

品。 他一生出版绘画、教育、

音乐、文学、翻译著作达 160

多部，是著作等身的多才多

艺的大师。

本文摘自《丰子恺：水

光山色与人亲》。

《丰子恺：水光山色与人亲》

钟桂松著

黄山书社出版丰子恺先生与女儿丰一吟在家中翻译。


